第七章  流浪岁月

第一节  上海执教

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的校长吴醒濂是个爱国华侨，有革命热情，也曾是“第三党”党员。毛啸岑夫妇一到上海，就受到了他的欢迎。

1932年9 月，毛啸岑担任了学校教育主任兼训育主任，沈华昪担任了女生部主任，儿子毛安澜在学校附属小学读书，一家三口才安顿了下来。
为了广招学生，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在报上刊登了招生启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一批新生进入了校门。

新生入学考试结束。这天，毛啸岑在办公室里编制着新一年的教育计划，办公室门开了，进来一个姑娘，说要投考商校。

毛啸岑看了那姑娘一眼说：“现在考期已过，招生已经结束，很遗憾，不能再收学生了。”

那姑娘却苦苦请求说：“我从报上看到了招生广告，从乡下赶到上海，路这么远才误了考期，请先生千万给我一个机会。”

看着那姑娘一片诚意，毛啸岑问她：“你叫什么名？家住哪里。”

“沈安娜，”姑娘回答说：“家在江苏泰兴。”

毛啸岑动了恻隐之心，同意她当场补考。
沈安娜自选作文题为《求学》，文中记述了她在家乡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以及她二姐反抗封建婚姻离家出走的事情，记述了她和二姐借钱外出求学之苦。读着这篇作文，毛啸岑被深深感动了。

回到家里，毛啸岑把这篇作文给沈华昪看，并说准备破格录取。沈华昪对沈安娜的才华很认可，对她的遭遇也深表同情，说：“这女孩有前途，应该录用。”建议减免她的学费。

沈安娜终于被录取了，而且只收百分之七十的学费。她的姐姐沈伊娜则进了上海务本女中。

毛啸岑在抓教育的同时，没有忘记抗日救亡运动。他身为训育主任，暗中支持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

有一天，张曙时前来找他。自从邓演达遇害，“第三党”解散，他俩已许久没有见面了。毛啸岑紧紧地握住张曙时的双手，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们谈着过去，谈着目前的革命形势和处境。张曙时告诉毛啸岑，他正准备北上抗日，但缺少经费。毛啸岑当即对张曙时说“经费我来想办法。”

毛啸岑找到了吴醒濂，说：“现在外面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我们学校也要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教育，我的朋友张曙时北上抗日路过这里，我想请他向同学们作个演讲，然后进行一次募捐活动，支持他北上抗日。”

吴醒濂同意了毛啸岑的做法。

第二天，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师生集中在会场，毛啸岑主持大会，请张曙时演讲。张曙时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讲了当前的抗日斗争形势，讲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志气。

张曙时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师生们的心，不时赢得阵阵掌声。当毛啸岑提议为张曙时北上抗日捐款时，师生们纷纷慷慨解囊。吴醒濂校长带头捐100元，学生们虽然经济不宽裕，但也纷纷捐钱表示心意。

毛啸岑、沈华昪对学生很关心，周围集聚着一批进步学生。那被破格录取的沈安娜，刻苦用功，深得毛啸岑夫妇宠爱。沈安娜常去毛啸岑家里，当时常去毛啸岑家的还有已经毕业的学生舒曰信和读高三的华明之等。在毛啸岑处他们成为好朋友，经常一起讨论时事，讨论人生。毛啸岑成了他们革命思想的启蒙老师。
1933年的一天，毛啸岑正在学校里备课，突然有一伙人闯了进来，不由分说把他拉出学校推进了一辆汽车。

汽车开到了警察局。毛啸岑进去一看，他过去的同事郑太朴、戴盆天、张一声等已在那儿。

原来，毛啸岑在商业高级中学宣传革命、宣传抗日，有人密报了上海市警察局。警察局就以毛啸岑参加过“第三党”需说明问题为由，变相逮捕了他。

在警察局里，特务逼毛啸岑他们写悔过书。毛啸岑坚决不写，并斥责他们无故抓人。特务就软硬兼施，规定他们每两星期必须去警察局特务室一次，当场用毒打被捕革命党人的种种刑罚施加威胁，又叫叛徒唐惠民来相劝。毛啸岑他们还是不写悔过书，只承认他们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江苏省的负责人，曾接受邓演达领导。国民党特务无奈，只得放了他们。

1933年10月，南社社员王西神等创办正风文学院，邀请毛啸岑协助。此时，毛啸岑同时在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和上海民立中学任教，便又开始兼任正风文学院院务主任。他竞竞业业，一天要工作十几小时。

1934年3月初，毛啸岑接到通知，邀他参加柳亚子等人发起的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的陈去病追悼会。

陈去病，吴江同里人，早年在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1909年与柳亚子、高旭一起发起成立南社。“二次革命”时，曾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的秘书。孙中山在广州誓师北伐，他任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北伐后，对蒋介石统治日益不满，脱离政坛转入学术研究。1933年10月在同里逝世。

毛啸岑当年与柳亚子一起办《新黎里》报时，与陈去病有所交往。

3月4日，毛啸岑来到了宁波同乡会。追悼会盛况空前，社友、非社友共到109人。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致辞，柳亚子读祭文。柳亚子声泪俱下：“悲公先逝，羡公之归，焚林烈火，我将怨谁？既伤逝者，行复自念，流涕陈问，公灵岂睐。”毛啸岑深受感动。

会毕在南京路新亚酒店举行南社临时雅集，会上胡寄尘提议，柳亚子仿《东林点将录》与《乾嘉诗坛点将录》，拟《水浒传》梁山水泊一百单八人名单，推蔡元培为“托塔天王晁盖”，他自己以“天魁星呼保义宋江”自居，毛啸岑被点为“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6月，南洋商业高级中学被国民党党棍把持了，毛啸岑感到很是沉闷。于是，他辞去了商业高级中学的职务，以更大的精力投入了正风文学院的工作。他离开了商业高级中学，但该校的学生经常来看望他，给他带去了很多安慰。

一天，沈安娜来找毛啸岑、沈华昪，说她要离开商业高级中学，去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问及原因，一是经济困难，二是对商业高级学校的校风不满，并且速记在社会上很有用处。毛啸岑、沈华昪同情沈安娜，支持她另择学校。谈话间，沈华昪得知沈安娜住宿有困难，就让毛啸岑在正风文学院的女宿舍里暂时为她找了个床位。
毛啸岑在正风文学院任教，舒曰信、华明之、沈安娜、沈伊娜经常来看望他，不时给他带来一些抗日救亡运动中振奋人心的消息，带来一些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消息，使毛啸岑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使他那深藏心灵深处的革命火苗不时地闪烁着点点希望之光。

其实，毛啸岑不知道，他面前的这几位年轻人，已不是当年的幼稚学生了。当年毛啸岑给他们输入的革命营养，已经渗透在了他们的身心之中。舒曰信、华明之已先后于1933年和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特科王学文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沈安娜在舒曰信、华明之的培养下，亦已开始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1935年1月，20岁的沈安娜打入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当速记员，开始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由于党的纪律，他们此时不能在毛啸岑、沈华昪面前说明自己的身份，但是，他们不忘恩师的栽培，经常来看望毛啸岑夫妇，给他们带来阵阵欣慰。

